
民族迁徙是人类历史文化中的一
个独特现象。西方历史上有所谓“中世
纪民族大迁徙”，也就是欧洲历史上的
日耳曼民族大迁徙。在中国古代，从传
说中的“三皇五帝”到五胡十六国，都发
生了民族大迁徙的现象，尤其是古今的
少数民族几乎都发生过迁徙。其中，魏
晋时期拓跋鲜卑的迁徙最具有代表性，
不 仅 因 为 它 历 史 长 ，而 且 因 为 它 影 响
大 ，且 有 一 部 完 整 的 民 族 志 资 料《魏
书》。从某种意义上说，《魏书》就是拓
跋鲜卑的迁徙史。一个民族为什么会
发生迁徙？中外学者提出了各种解释，
主要有经济的、政治的、地理的、气候的
以及文化等诸方面的原因。国内学者
在研究拓跋鲜卑数次“南迁”的原因时，
也都集中在上述几个原因中，其中在文
化 原 因 上 ，也 仅 仅 涉 及 到 民 族 认 同 意
识 ，至 于 其 他 的 民 族 心 理 原 因 鲜 有 提
及。因此，笔者想从民族心理学（人类
学）角度进行尝试性的分析，提出一些
看法。

关于“南迁”，《魏书》直接记载的是
《序纪》中的两次“南迁”，后来，又迁都
平城、洛阳以至于邺城，这些算不算迁
徙呢？笔者认为应该属于民族迁徙，后
面将具体分析。这样拓跋鲜卑历史上
就进行了 5 次大迁徙，其迁徙的梗概如
下：

第一次，“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
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
迁，未行而崩。”（《魏书·序纪》）

第 二 次 ，发 生 在 圣 武 皇 帝 诘 汾 时
期，“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地荒遐，未
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献帝命南
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
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
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魏书·序
纪》）

第 三 次 ，道 武 帝 拓 跋 珪 天 兴 元 年
（398）六月，连下两道诏书，宣布迁都理
由。“秋七月，迁都平城，始营宫室，建宗

庙，立社稷。”（《魏书·太祖纪》）
第四次，太和十七年（493），秋七月

“幸洛阳，周巡故宫基砋”。“仍定迁都之
计。”太和十九年“九月庚午，六宫及文
武尽迁洛阳”。（《魏书·高祖纪》）

第五次，孝静帝永熙三年（534）诏
曰：“安安能迁，自古之明典；所居靡定，
往昔之成规。”“今远尊古式，深验时事，
考 龟 袭 吉 ，迁 宅 漳 滏 。”（《魏 书·孝 静
纪》）

拓跋部的两次“南迁”以及后来的
三次迁都，表面看起来没有直接联系，
单从词语角度看，“迁徙”与“迁都”也是
有区别的。但是若从一个民族兴衰的
整 体 上 分 析 ，却 可 以 说 是 有 内 在 联 系
的 ，学 者 们 完 全 不 必 拘 泥 于 概 念 的 差
别。过去各家观点，都重视分析前两次

“南迁”，或者集中谈孝文帝的迁都，而
没有将拓跋鲜卑两次南迁或三次迁都
看作一个整体性的民族文化现象，窃认
为这是一个明显的不足。从民族心理
角度看，拓跋鲜卑的“南迁”以及后来的
迁都是一个有关联的整体性事情，每一
次迁徙都有内在的民族心理动因，都是
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其次，从民族志的
角度看，西方人类学家认为中国史学从
司马迁《史记》始，就有了简短的民族
志。而《魏书》可以说是拓跋鲜卑的民
族志，虽然《魏书》从汉文化正史的角度
给高句丽、蠕蠕等少数民族作民族志，
但从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大历史环境看，

《魏书》其实就是一部拓跋鲜卑的大民
族志，因此拓跋鲜卑从嘎仙洞开始的民
族迁徙历史不能割裂。第三，在上文例
举的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史料中，其诏书
中明确用了“南迁”一词，而且还总结了

第二次南迁和拓跋珪迁都平城的史实，
阐明了迁都洛阳的理由和目的。此前
拓跋焘派中书侍郎李敞去“国家先帝旧
墟”（即嘎仙洞）祭祀的祝文里，也有“历
载亿年，聿来南迁”的句子。可见拓跋
鲜卑自己认同这些迁徙性质是同一的，
此为最直接的重要证据。

民族心理学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
分支，从其产生的历史看，它与西方的
文化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民族心
理是特定民族共同体成员在共同社会
生活和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特定的
心 理 状 态 、心 理 特 征 和 行 为 方 式 的 总
和。（张积家：《民族心理学》）民族心理
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民族意识，它
是民族共同体构成的最重要的心理条
件，而其中的集体意识问题，又是最重
要的关键。关于集体意识，冯特认为，
集体意识是源于集体生活的心理产物，
如语言、神话和风俗等。奥地利的精神
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提出了无意
识理论，法国的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提出
了群体心理学理论，而瑞士的分析心理
学派代表荣格则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理
论。上述各家理论观点既有联系又有
区别，本文主要以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
论为分析参照。

民族意识的核心是民族认同。拓
跋鲜卑自认是黄帝小儿子昌意的后代，

“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
因 以 为 号 。 其 后 世 为 君 长 ，统 幽 都 之
北，广漠之野。”（《魏书·序纪》）作为黄
帝 的 后 裔 ，当 然 就 与 中 原 汉 族 是 一 家
了。古代少数民族自称是华夏祖先后
裔的不在少数。五胡之一的匈奴，《史
记》记载“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但

是其民族心理却截然不同。西汉时，匈
奴狐鹿姑单于遣使遗汉书云：“南有大
汉，北有强胡，胡者，天之骄子也。”
（《汉书·匈奴传》） 其自尊自傲心理
溢于言表。反之，拓跋部始祖力微皇
帝，在二次南迁到定襄之盛乐时，一
次祭天，白部部落首领没有来，力微
就将其斩杀，并告诸部落首领说：“我
历 观 前 世 匈 奴 、 蹋 顿 之 徒 ， 苟 贪 财
利，抄掠边民，虽有所得，而其死伤
不足相补，更招寇仇，百姓涂炭，非
长计也。”“于是与魏和亲。”力微的这
番话，如同民族关系的宣言，确定了
拓 跋 鲜 卑 处 理 与 汉 民 族 关 系 的 基 调 ，
这在古代少数民族里恐怕是绝无仅有
的。要知道此前西晋大臣江统曾写过
有名的 《徙戎论》，他引用《左传》“非
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而进一步上
升到民族心理类的差异：“戎狄志态，不
与华同”。而此时的力微为什么能摒弃
民 族 偏 见 ，说 出 如 此 具 有 历 史 远 见 的
话？史书没有进一步交代，从现有的史
料看，或许只能从史书中的神话传说和
民族崇拜里去找答案了。因为拓跋鲜
卑崇拜认同汉民族远祖，所以这种认同
心理就自然成为拓跋鲜卑不断“南迁”
的动因之一。

与民族认同密切相关的是民族中
心主义问题。人文主义地理学提出了

“民族中心主义”观点，他们认为，人类，
不论个体还是群体，都愿意把自己当作
世界的中心。自我中心主义和民族中
心主义在全世界似乎是普遍存在的，因
此，民族中心主义是人类的普遍特征。

（段义孚：《恋地情结》）根据上述理论和
相 关 史 料 ，拓 跋 鲜 卑 因 为 被“ 外 分 荒

服”，所以要回归中原（中土），就是符合
心理逻辑的事了。

民族意识还包括了民族崇拜。第
一推寅与第二推寅的两次“南迁”充满
了神话色彩，结合考古发掘，学者普遍
认为，“其形似马，其声类牛”的“神兽”
应 该 是 拓 跋 鲜 卑 的 图 腾 崇 拜 。 此 外 ，

《魏书·序纪》还记载了力微皇帝由天女
而生的传说，由此滋生了祭天仪式。根
据神话学研究的成果，世界上各民族在
世界诞生及民族起源上都有相类似的
神话，君权神授等等思想非常普遍。因
此，拓跋鲜卑祭天的观念是民族文化心
理（英雄崇拜）的自然结果，并不仅仅是
为了统治目的而编造附会的，这样拓跋
鲜卑的祭天就作为一项宗教仪式制度
性地延续下来了。

无论是神话传说或是祖先崇拜在
进入国家层面（政治集团）后，其性质就
发生了质的变化。这种祖先崇拜对社
会成员造成的直接心理结果就是集体
无意识的产生。荣格分析心理学研究
者克里斯托弗·豪克指出：“集体无意
识 由 ‘ 原 始 意 象 ’ 和 ‘ 神 话 学 母 题 ’
构 成 ， 荣 格 得 出 结 论 ， 我 们 的 神 话 、
传说和童话都是被投射的无意识心灵
的载体。”“从远古时代起，集体无意
识就通过各种形式的哲学和宗教与意
识产生联系，并在意识中表现出来。”

（帕 帕 多 普 洛 斯 ：《荣 格 心 理 学 手
册》） 与个人无意识主要由各种情结
构成所不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主要
是“原型”，这种遗传而来的精神系统
是集体的、普遍的、非个人的，但又
影响着每一个个体。（荣格：《原型与
集体无意识》）深入分析拓跋鲜卑早期

历史的神话传说，对照集体无意识理论
框架，可以认为拓跋鲜卑神话传说和祖
先崇拜是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表象，并成
为其数次“南迁”的心理动因之一，也就
是说上文分析的拓跋鲜卑的民族认同
心理和民族中心主义的回归心理已经
成为了民族集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其实从拓跋珪迁都平城，再到孝文
帝 迁 都 洛 阳 ， 直 至 孝 静 帝 迁 都 邺 城 ，
都是违背“逐水草而居”的民族天性
的。迁都平城尚有合理解释，因为当
时的平城水草丰厚，适应游牧民族生
存，而之后的两次迁都，就很难解释
通了。因此，应该从政治因素方面来
考虑，其中拓跋鲜卑世代相承的“一
统天下”意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
用。柏杨在 《中国人史纲》 中认为孝
文帝迁都，“更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心理
的，他不愿仅仅做夷狄的君主，还要
做 中 国 人 的 君 主 。 要 做 中 国 人 的 君
主，就必须把政府设在中国正统国都
所在地。”同样，孝静帝迁都邺城诏书
中的“今远尊古式，深验时事，考龟
袭吉，迁宅漳滏”，证明拓跋鲜卑政治
文化中存在着一种“古式”，这种祖先
遗训、规范的仪式引导着这个民族不
断迁徙，这种“古式”无疑是集体无
意 识 的 社 会 表 现 。 因 此 ， 笔 者 认 为 ，
拓跋鲜卑五次迁徙的主观心理动机之
一 就 是 拓 跋 鲜 卑 族 作 为 黄 帝 的 后 裔 ，
最 终 要 回 归 民 族 的 中 心 （中 土 、 中
原） 的信仰，尽管这种信仰很可能为
政治意识所包装。心理学群体心理学
派代表人物勒庞在 《民族进化的心理
定律》 中，他比较不同民族的心理后
认为：“除了由于文化进步所生出之新
的影响外，各民族之生活乃是被少数
不变的心理上之因子所支配着。”（张
积家：《民族心理学》） 民族中心主义
心理应该是这种因子之一，拓跋鲜卑
族不断地迁徙起码有受这种心理定律
支配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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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画牡丹，翻来覆去总会把白乐
天的那首“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的
牡丹诗抄上，因为画牡丹，也不知用去
多少蛤粉。那年秋天还曾去过一次菏
泽，雾很重，也湿冷，几个朋友于酒后去
看牡丹，每人喝了半斤多烧酒，才不至
于被冻得哆哆嗦嗦。也只是那一次，才
知道牡丹最好是要在秋天的时候去种
它，到第二年也许就会灿然地开出花
来。

还记得那一次朋友一边喝酒一边
问牡丹之所以叫“牡丹”是什么意思？
这谁也不好说，这便牵扯到汉语造字造
句的事。牡丹最早的名字是叫“鼠姑”
或有人说叫“鼠妇”，就字面解，也一样
是只能让人莫名其妙。古人对草木，亦
像是对人，有平等心在里边，常见中药

铺子的药斗子上写有“王不留”“刘寄
奴”等等好听的名字，便让人心生喜欢，
草 木 之 名 竟 也 只 是 像 人 一 样 有 名 有
姓。牡丹是在唐代的时候，就被人们喜
欢到花开时节要倾城出动地去看，人们
对牡丹的态度当用“倾倒”这两个字来
形容。说到牡丹，即使是现在，从乡间
到城里也没有人会对它起不敬重之心，
这倒无分南北，虽然洛阳和菏泽都隶属
于北方。少年时读冯梦龙的那篇《灌园
叟晚逢仙女》给人的印象最深，神话的
力量往往要比真实的历史还能让人相
信且有感动，武则天一道圣旨算是把牡
丹贬到了乡民们的心里面，从此让人们
都知道牡丹。你若说牡丹不好，人们可
能会用另一种眼光看你，起码会认为你
这个人很不解风情。牡丹的好，应该是

在于它的雍容。在鄙乡，年画或贴在窗
上的剪纸有“凤穿牡丹”的纹样，广东的
音乐里有“百鸟朝凤”这样的曲子，也只
有牡丹才配得起那五彩辉煌的凤凰。

忽然想起写关于牡丹的文字，是因
为有朋友送来了两朵白牡丹，花虽白，
却是紫色的蕊，便让人觉得虽是无色的
白牡丹，却是十分妖冶。用牡丹插瓶，
最宜用那种中国式瓷瓶，而且要大肚子
的那种，白定的大瓷瓶或青花的大肚子
瓷瓶都好，但最好不要用玻璃的那种，
下小上大的梅瓶也不宜，插大朵的牡丹
最好是上小下大，牡丹花开到最后，其
姿态也只能用一个“卧”字来形容，大牡
丹，开足了，有大号碗的碗口那么大，感
觉真像是一个美人在那里半倚半靠，姿
态真是雍容。但只要有一两片花瓣凋

谢，其他花瓣会跟着纷纷落下，春天也
就彻底过去了。有时候天天盼着冬天
赶紧过去，起码是在我，就是想看牡丹
在春风里慢慢开起。

“春风十里不如你。”这句话，我以
为，原是用来说牡丹的，其他的花都当不
起。有人这样说我，我亦高兴，觉得我自
己真是牡丹，《楚辞》里的“芳草美人”原
来只是好的意思，在那个诗的古时，男人
也可以是芳草，男人也可以是美人。

牡丹帖
王祥夫

拓跋鲜卑“南迁”的集体无意识动因探析
张小泉

忆姚宾老主任二三事
高旭东

春天如约而至
小草从泥土中钻出来
一棵又一棵
密密匝匝的笑容一闪一闪
花朵们站在枝头
一簇簇一团团
色泽温润，柔软的甜意
开出香喷喷的圆
小树穿上绿色的新衣
摇曳出五彩缤纷的绚丽

即使有风雨，即使有寒冷
那简单婉约的气质丝毫不减
依然天真热忱，浓淡相宜
阳光金色的底蕴
衬托着小草的顽皮
花朵的粉嫩，枝条的蜿蜒
分外优雅，美得脱俗，美得古典
这些春天的形象大使
轻而易举，融化了所有的冰雪
转瞬间，洒下一地亮晶晶的温暖

乌衣巷

秦淮河水泛青波，
朱雀巷里轶事多。
鸟衣兵吼三千载，
东吴无奈成蹉跎。

无锡鼋头渚赏樱花

初春踏青鼋头渚，
三月樱花芬芳吐。
千枝万朵显疏影，
一双两只彩蝶舞。

题无锡惠山古镇

惠山祠堂藏幽梦，
长街短巷古韵存。
绿柳依依添秀色，
寻觅风情醉游人。

访常熟诸园

居士高踪何处寻？
常熟城内尽园林。
亭台楼榭皆精妙，
往事历历情自吟。

春之歌
袁秀兰

华东行吟
（四首）

栗培林

春意盈窗 盛利者摄

春雨的脚步很轻
她来时
我在梦里追着一只风筝
一群燕子正变化队形

拉开窗帘
她并未受惊
静静地落，楼前草木
被滋润得水亮水亮

雀巢没有异动
一向晨鸣的麻雀不知何处
薄薄的雨幕
生起轻烟

北方的粗犷
在春雨中细腻
杨柳婀娜，迎春含笑，桃花努嘴
盛大花事在即

春雨贵如油
无声胜有声
万物将蓬勃向荣
春天微醺，渐入佳境

春雨
李文芳

平眼陌田泥湿，抬头丽日春光。
九曲桑干辰龙驻，塞上沐朝阳。

岸畔排排树翠，枝梢点点新黄。
一队白鹤清波舞，翼展秀绒妆。

乌夜啼

桑干春天
郭永忠

得知姚宾老主任于龙年二月二离
世的讯息，我顿时热泪盈眶。这些天
来，与姚主任相处的往事历历在目，
难以忘怀。

在他任市政协副主席、市体改委
主任期间，我在市体改委写了几年材
料。1990 年，正值企业两轮承包衔接
之际，体改委的工作特别繁忙。一天
夜里我突然发烧，早上向企业科孔志
权科长请了假，不料当天上午办公室
宋主任来家看望，说是姚主任派他来
的，听了这话一股暖流温暖了我。

1991 年 5 月，市委为总结市肉制
品 厂 改 革 经 验 ， 组 成 了 市 委 调 查
组 ， 市 委 樊 荣 枝 书 记 任 组 长 ， 姚 主
任 和 市 政 协 李 森 林 副 主 席 、 市 委 宣
传 部 曹 杰 副 部 长 等 任 副 组 长 ， 姚 主
任 带 我 参 加 了 此 次 调 研 。 经 过 一 个
多 月 的 调 研 和 写 作 班 子 的 奋 战 ， 拿
出 了 上 万 字 的 调 查 报 告 。 没 几 天 ，
写 作 班 子 由 市 委 政 研 室 李 德 祥 副 主
任 带 队 重 返 肉 制 品 厂 ， 吃 住 在 厂 ，
赶 写 与 调 查 报 告 配 套 的 市 委 《决
定》。第一天半夜时分，大同日报社
的 王 学 伟 、 市 经 委 的 白 云 、 市 委 政
研 室 的 赵 忠 格 和 我 边 讨 论 、 边 写
作 ， 我 们 几 个 正 值 青 壮 年 ， 竟 饥 肠
辘 辘 。 翌 日 上 午 ， 我 向 姚 主 任 说 了
此 事 ， 他 当 即 协 调 ， 厂 里 食 堂 连 日
给 我 们 送 上 了 夜 餐 。 1991 年 7 月 21
日 ， 还 是 四 开 小 报 的 《大 同 日 报》
配编者按，头版通栏转二、三、四版
刊发中共大同市委调查组 《在改革中
起步 在改革中发展——大同市肉制
品 厂 搞 活 企 业 的 调 查》； 7 月 22 日 ，

《大同日报》 头版头条刊发 《中共大
同 市 委 关 于 向 市 肉 制 品 厂 学 习 的 决
定》。 该 厂 的 改 革 经 验 和 市 委 《决
定》 见报后反响热烈，效果蛮好。

姚主任曾任市委工交政治部副部
长、市经委副主任，理论涵养深厚，
抓改革有胆有识。1987 年 6 月 15 日、
1988 年 1 月 20 日，《大同日报》 头版
头条刊发本报记者对他的专访 《八年
改革取得可喜成绩 我市经济体制格
局发生较大变化》《把改革放在首位
用改革统揽全局》。1988 年 4 月 13 日
我国第一部企业法 《全民所有制工业
企 业 法》 颁 布 ， 自 8 月 1 日 起 施 行 。
1988 年 7 月 20 日 、 29 日 ，《大 同 日
报》 二版头条刊发他的 《要认真学习
和贯彻落实企业法》《把学习贯彻企

业 法 和 完 善 承 包 经 营 结 合 起 来》 两
文。1990 年 9 月 18 日、21 日，《大同
日报》 二版头条分两期刊发他的 《试
论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制》，该文论
述了所有权、经营权“两权分离”是
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理论支点，分析
了企业承包制的实质及其功能、企业
承包制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不
断深化以企业承包制为中心的微观机
制改革，回答了如何正确认识企业承
包 制 、 两 轮 承 包 如 何 衔 接 的 重 要 问
题，读者甚多。1992 年初，大同能源
基地爆出令人惊讶的新闻：经中煤总
公司批准、大同市政府同意，大同矿
务局一举兼并了陷入亏损困境的大同
市 机 床 厂 ， 这 一 跨 行 业 兼 并 在 大 同
市、大同矿务局乃至全国煤炭系统尚
属首家。我亲身经历，为推动这一兼
并，姚主任多次主持协调会促成了这
一改革新事物。随后，他撰文 《论企
业 兼 并》 刊 发 《大 同 日 报》 二 版 头
条。

2002 年初，全市经济工作会议响
亮地提出“一切为了发展，重振大同
雄风”，振奋人心。全市开展了“一
切 为 了 发 展 ， 重 振 大 同 雄 风 ” 大 讨
论。《大同日报》 头版开设大讨论专
栏，编辑部让姚宾老主任写一篇开栏
之文。我时任大同日报工交部主任兼
编委，给他打了电话，他慨然应允，
并让我执笔拿个稿子，我完稿后去他
家，他看后提出文中要加上“各级领
导在企业改制工作中要对那些困难老
劳 模 、 老 工 人 给 予 特 别 关 心 、 关
爱”。该文见报后反响甚好，我也切
身感受到他这位“工业老将”爱民的
拳拳之心、殷殷之情。

姚 主 任 离 休 后 ， 我 不 忙 时 总 要
去 他 家 聊 会 儿 。 一 次 我 在 他 家 ， 他
把 他 主 编 并 出 版 的 《 名 城 大 同 》

《大 同 史 论 精 选》 赠 送 给 我 。 更 让
我 难 忘 的 是 ， 在 他 年 近 九 旬 之 时 ，
年逾八旬的大同日报社张文炳老总编
和 我 去 看 望 他 ， 他 事 先 得 知 我 俩 要
来，上午早早地穿上整洁的衣服在家
等着。见面后，他和张老总长时间握
手说话，我在旁边，那时他的视力只
能看见个人影，知道是我后又和我握
手言谈。

光 阴 荏 苒 ， 世 事 沧 桑 。“ 不 思
量 ， 自 难 忘 。” 和 蔼 可 亲 的 姚 主 任 ，
我永远怀念您!

放眼天边日影斜，
坡羊漫步起云霞。
巍峨岭嶂氤氲势，
拂面春风待百花。

乡间春色
闫关山


